
激进土著主义。 他从安第斯山区的遗址古迹中找寻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诸多文化的共通之处，强调

印第安人重视农耕劳动的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他分析印第安人受到剥削和压

迫的历史根源，提出改变土著族群边缘化地位的思想主张。 巴尔卡塞尔对民族问题的深刻思考促

使他采取行动措施，其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发扬塑造了民族认同，这对夯实现代秘鲁民族国

家的根基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２００２３５）

成为阿根廷人：阿根廷移民与社会整合政策

袁梦琪

　 　 当今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存在，几乎都遇到过“多族化”的问题，面临着国家

建设和认同政治建设的问题，拉美国家尤其如此。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

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①回看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西属美洲在 １９ 世纪初期

陆续爆发独立战争，４ 个总督辖区突然分裂成了 １８ 个独立的共和国，②这些拉美共和国突然面临如

何在统一疆域中管理多个族裔群体的问题。 这些共和国需要在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去建构民

族认同，实现社会整合。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移民重新成为众多国家关注的话题，移民对于社会业

已形成的秩序与阶级带来不同的影响，同时对重塑国家性也具有进步含义。 在众多的拉美国家中，
阿根廷较好地完成了对不同移民的吸纳，实现“合众为一”的阿根廷民族的概念深化。 笔者将从阿

根廷对移民问题的历史做法入手，以期展现“成为阿根廷人”的独特历史过程。

一　 阿根廷人：从船上来的人

在政治学的定义中，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

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③ 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一种把民族社会从政治上统一起

来、形成民族国家这种联合体的特殊结构。 ……在一定地域上居住的民族，提供了地域空间和人类

物质生活的条件，而国家在这个地域空间和人类生活之上，打上了自己的戳印”。④ 对于 １７７６ 到

１８３８ 年之间出现在西半球的这些独立拉美国家，学界都将其归入民族国家的范畴。 根据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的论述，这些政治实体全都自觉地将自己界定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⑤ 它是“一种名义上的

人类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同一大众文化的神话，据有一块领土，所有成员都有劳动分工

和法定权利”。⑥ 所以，可以将阿根廷看作民族国家，阿根廷民族也是一个存在的实体。
阿根廷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拉美属于先锋队伍，民族觉醒情绪在斗争中逐渐强烈并最终形成。

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该国民族认同是在独立战争之后形成的。 阿根廷共和国的人民分享着同

样的领土，行使着相同的公民权，所以随着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逐步完善，阿根廷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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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逐步发展。 “阿根廷”这一名字的不断演化就反映了从殖民地到国家的过程，从帝国疆域到民

族的过程。① 阿根廷人这个概念是克里奥尔人和欧陆半岛人在与英国侵略者相抗衡时形成的，他们

在共同的对外抗争中找到了属于自身民族的认同。 在 １９ 世纪中叶，国际移民逐渐来到阿根廷，并
成为构建阿根廷民族主体的重要贡献者。 阿根廷 １８６９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１２． １％ 的人口为移民，
在 １９１４ 年达到了 ２９． ９％ ，②占据了阿根廷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 阿根廷人被认为是“从船上来的

人”（ｔｏｄｏｓ ｄｅｓｃｅｎｄｅｍｏｓ ｄｅ ｌｏｓ ｂａｒｃｏｓ），该国各个移民群体至今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保存、发展着母国

的文化，但是“‘成为阿根廷人’被所有人毫无异议地接受，这是一个混杂着不同身份的统一认

同”。③ 作为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现代国家，阿根廷的民族国家身份是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经
历内战冲突才逐渐形成的，④此后随着不同移民的到来，民族主义的内涵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　 移民和重塑的民族性

在 １８１２—１８７４ 年间，欧陆移民大量涌入阿根廷，此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聚集了许多的欧陆人

口，此后移民还开发了阿根廷的沿海和内陆地区。⑤ １９ 世纪中叶，欧洲移民已经在阿根廷内陆落地

生根，１８３０ 年开始有苏格兰移民在布省的查科穆斯（Ｃｈａｓｃｏｍúｓ）定居，１８５６ 年大量的瑞士移民决定

在圣菲省（Ｓａｎｔａ Ｆｅ）落脚，１８６６ 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威尔士移民选择了气候与祖国相似的巴塔哥

尼亚高原。 这些欧洲移民既开发了阿根廷的内陆，又满足了领导人希望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从而

构建阿根廷共和国的目标。
面对这些新现象，阿根廷在 １８５３ 年制定的宪法开篇就声明“阿根廷……向世界上所有希望到

阿根廷定居的人们敞开大门”。⑥ 并且规定但凡在阿根廷国土上居住满两年的人就可以获得阿根廷

的公民权，这一条例到现在依旧适用。 １８５３ 年宪法第 １４ 条法例和第 １６ 条法例分别规定“所有在阿

根廷的居民都有同等的工作、经商、学习、自由言论和自由进出阿根廷的权利；”⑦“阿根廷对所有人

都一视同仁，不论出身不论种族，这也是税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⑧凡是有意愿来到阿根廷的

居住者，都可以成为阿根廷的公民。 对于阿根廷立宪者们来说，参与构建阿根廷的都是天然的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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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这个名字保留了与银的联系，因为它来自拉丁语中的 ａｒｇｅｎｔｕｍ，即银的意思，在马丁·德尔巴尔科·森

特内拉（Ｍａｒｔíｎ ｄｅｌ Ｂａｒｃｏ Ｃｅｎｔｅｎｅｒａ）１６０２ 年的一首诗中得到推广，阿根廷一词成为诗歌使用中 ｒｉｏｐｌａｔｅｎｓｅ（Ｒíｏ ｄｅ ｌａ Ｐｌａｔａ）的强制性

替代词。 该词在阿根廷前总统文森特·洛佩兹⁃普拉内斯（Ｖｉｃｅｎｔｅ Ｌóｐｅｚ ｙ Ｐｌａｎｅｓ）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中获得了永久的爱国词语地

位。 后来，在由他作词的阿根廷国歌（Ｈｉｍｎ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ｏ）中，阿根廷这个词获得了官方地位，尽管直到 １８２６ 年的宪法中，即
阿根廷反抗西班牙的 １６ 年后，“阿根廷共和国”（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才真正成为国家的正式名称。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ｈｕｍｗａ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ｐ． ７．

其中 １８６９ 年移民占比为 １２． １％ ，１８９５ 年为 ２５． ２％ ，１９１４ 年为 ２９． ９％ ，１９４７ 年为 １５． ３％ ，１９６０ 年为 １３． ０％ ，１９７０ 年为

９． ５％ ，１９８０ 年为 ６． ８％ ，１９９１ 年为 ５． ０％ ，２００１ 年为 ４． ２％ ，２０１０ 年为 ４． ５％ 。 数据来源为：Ｐｏｂｌａｃｉóｎ ｎａｃｉｄａ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 ｓｅｇúｎ ｏｒｉ⁃
ｇｅｎ ｌｉｍíｔｒｏｆｅ ｏ ｎｏ ｌｉｍíｔｒｏｆｅ Ｃｅｎｓｏｓ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１８６９—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ｇ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ｇｏｖ． ａｒ ／ ｐｄｆ ／ 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 ／ Ｃｅｎｓｏｓ．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Ｃｕｌｔｏ ｄｅ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Ｌｏｓ Ｉ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ｓ ｅｎ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ｐ． ５１．
阿根廷虽然是一个多元的移民国家，但是种族并没有成为阿根廷社会的首要问题，笔者归纳认为，对于非洲裔移民，一方

面在法理上，阿根廷在 １８５３ 年的宪法中曾写明阿根廷没有奴隶制，同时经济上阿根廷没有形成类似巴西的大规模种植园产业，对
于奴隶的需求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上，殖民时期阿根廷少量拥有非洲奴隶的庄园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更为友

好，并帮助他们与本地混血人组成婚姻家庭。 对于土著印第安人，因为战争或早期驱逐的缘故，这一问题在近现代阿根廷大部分地

区比较少见，但是土著人社区管理与共存问题在阿根廷边境省份仍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Ａｒ⁃
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８５３） 和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 Ｂｒｏｗｎ，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 Ｉｎｃ， ２０１０。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 １５９０ 年初期大约有 ４００ 人的固定人口和 １ ４００ 人的流动人口，半个世纪之后，固定人口的数量

就增长到了 ５ ０００ 人；在 １７７８ 年时这一数值达到了 １５ ０００ 人，１８１０ 年增长到 ４０ ０００ 人。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Ｃｕｌｔｏ ｄｅ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Ｌｏｓ Ｉ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ｓ ｅｎ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４—１６．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８５３）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８５３）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８５３） ．



廷人。 早期阿根廷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概念：阿根廷公民应该有对自由的热爱，有对平等的

追求，他们忠诚于阿根廷国家。① 阿根廷人之所以成为阿根廷人，不在于他们出生、生活在这块土

地，更根本的是阿根廷宪法使得阿根廷人成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
在 １８７６—１９３０ 年间，阿根廷政府一直努力尝试建立一个适当的法律框架，以吸引和引导该国

非常需要的移民。 １８７６ 年颁布的《第 ８１７ 号移民与殖民法令》提到创建阿根廷的移民总局并规定

其职能和权力还有相关活动，这一移民法令还提到政府会在各省的首府和港口设立移民委员会，专
门向移民总局报告入境人员的相关数据。 同时，该法令规定阿根廷会在移民到达阿根廷时提供免

费的食物和住所，还会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且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内陆火车将他们送到最

终的目的地，这对于帮助移民在阿根廷定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 同样，因为政府采取措施在博卡

区（Ｌａ Ｂｏｃａ）的码头建立了安置服务站，更进一步地便利了移民到来之后办理相应手续。 到 １９１２
年，码头上有超过 ５０ 家职业介绍所，每年大约安置 １７ 万名工人。③ 历史学家卡尔·索尔伯格（Ｃａｒｌ
Ｓｏｌｂｅｒｇ）曾指出，“阿根廷吸引外来移民的关键在于政府开放的政策，直到 １９３０ 年都对移民具有强

大的吸引力”。④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８０ 年代，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反映出了移民在经济建设和民族建构上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 在庇隆政府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人口被认为是财富的来源，并且计划提出向农村

和农业地区输送移民，同时向工业城市输送技术劳动力。 在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人口变量被称为

“人力资本”，可以带来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效益，更多的人口可以更好地实现高政治统合局面和

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但此时的移民政策的实际操作不再如宪法中所写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地进

入，而是变得更有选择性。 官方或私人出台的移民“垦殖”计划，会根据移民的种族、意识形态、道
德、专业、智力、经济和身体特征来选择移民，⑤最终的目的是使移民能更好地将自己的劳动要素在

阿根廷转化为生产力。 在 １９５７ 和 １９５８ 年，阿根廷政府相继修改移民法，首先批准成立一个移民垦

殖计划的部级委员会，后来又批准成立国家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收购土地的权力，⑥为之后的移民

垦殖计划提供落地的条件。 此外，第 １０７９０ ／ ５８ 号法令认为移民是实施全面发展政策所需要的劳动

力来源，这一假设决定了移民目标不仅需要与农业活动相适应，而且需要与工业和采矿活动的目标

相协调。 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移民咨询委员会，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从专业、地点

和数量上确定国内的劳动力需求，以及从农业、工业和采矿业的角度来协调和引导移民”。⑦ 在军政

府时期移民政策的重心有所转移，更多采取限制融合的态度，１９８１ 年的第 ２２４３９ 号法令显示军政府

有意吸引更多的欧陆移民，但是对于邻近国家的人民则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⑧

２００４ 年，阿根廷颁布第 ２５８７１ 号法令，提出要稳固对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成员国的移民政

策，恢复对移民的接纳态度，不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国际性的。 此时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再度恢复到全

面开放的状态，也使周边国家的移民大量地进入阿根廷，并产生了一波新的移民潮。 这波移民潮与

１９ 世纪初不同，大多数移民来自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等毗邻国家，仅 ２００８ 年获得永居权的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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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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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Ｊ． Ｄｅｖｏｔｏ，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８７６— １９２５），”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Ｍｉｇｒａｔｏ⁃
ｒｉｏ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 １９８９， Ｖｏｌ． ４， ｎｏ． １１， ｐｐ． １３５—１５８．

Ｓａｍｕｅｌ Ｌ． Ｂａｉｌ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１８７０—１９１４，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９９—１０１．

Ｃａｒｌ Ｅ． Ｓｏｌｂｅｒｇ， “Ｐｅｏ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ｍｐ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１９８０—１９３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２， １９８２， ｐ． １３５．

Ｓｕｓａｎａ Ｎｏｖｉｃｋ， 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ｙ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ｅ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Ｔｒｅｓ Ｌｅｙｅｓ ｐａｒａ ｕｎ Ｐａíｓ Ｅｘｔｅｎｓｏ （１８７６— ２００４），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 Ｇｉｎｏ Ｇｅｒｍａｎｉ， ２００５， ｐ． １１．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Ｃｕｌｔｏ ｄｅ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Ｌｏｓ Ｉ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ｓ ｅｎ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ｐ． １４９．
Ｂｅａｔｒｉｚ Ｔｏｕｔｏｕｎｄｊｉａｎ．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ｅｎ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ＦＩＤＥ Ｃｏｙｕｎｔｕｒａ ｙ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ｎｏ ４２， １９８２．
Ｌｅｙ Ｎ° ２２． ４３９，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２３ ｄｅ ｍａｒｚｏ ｄｅ １９８１） ．



市移民就达到 ４６ ６６５ 人。① 两年后阿根廷政府还推出了“大祖国计划”（Ｐａｔ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ｅ），希望能从教

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让移民更好地融入阿根廷社会。 在这些历史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阿根廷

的民族主义始终处于流变的状态，其民族性也在不断地被重塑。

三　 社会整合与流变的民族主义

阿根廷对国际移民采用了不同的社会整合政策，能让移民平等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最终使得

尚未归化和已经入籍的移民都能产生民族认同，建立相同的历史记忆。②

在新兴的民族国家中，政治纽带的包容性使得各种起源的人都可以被吸纳，他们同属于一个地

域，享有一定的公民权。 阿根廷在 １８５３ 年制定的宪法中明确表明在该国连续居住满两年的人即可

申请永居，获得省级及以下的选举和被选举权。 移民需要展示对国家的忠诚，同时也分享国家赋予

公民的权利。③ 如菲利克斯·格罗斯（Ｆｅｌｉｋｓ Ｇｒｏｓｓ）所说：“公民权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种

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分离的政治认同……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

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

途径。”④因为宪法对政治基本权利的保障，外来移民能够迅速地被带入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他们

不论分属何种族裔，并不影响他们参与政治生活，探讨与个人权益相关的一切政治问题。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政治和选举改革总局”还实施了“你在首都投票”（Ｅｎ ｌａ Ｃｉｕｄａｄ， Ｖｏｔáｓ）的方案，旨在通过

设立咨询站与生活在首都的移民群体进行交流，同时提供政治培训空间，从而提高移民群体对投票

权的认知并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继而培养他们对阿根廷的政治认同。⑤ 政治认同将不同种族和

文化背景的个人和集团凝聚起来，成为种族多元国家赖以构成的基石。
在社会保障领域，阿根廷政府一直重视扩大对移民的保护力度，赋予新移民与阿根廷公民同等

权益。 根据第 ２５８７１ 号移民法第 ６ 条法例，在所有的行政辖区内移民们都享有与阿根廷本国人一

样的社保、教育、就业等权利。⑥ 第 ８ 条法例还写明了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否认或是剥夺移

民们享受医疗资源的权力，卫生当局还应该认真对待移民的咨询和解决他们的困难。⑦ 来自世界各

国的学生，也可以和阿根廷本国人一样可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 １８—６５
岁的人群中阿根廷本国人与外国人完成小学教育 （２２. ４９％ ；２５. ９６％ ），中学教育 （２０. ９７％ ；
２３. ８５％ ）和大学教育（１６. ８５％ ；１２. ２５％ ）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 ３１％和 ６２. ０６％ 。 这表明有大量的外国

人，尤其是毗邻国家的学生前往阿根廷求学，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学院甚至被形容为近乎

是半个秘鲁人的学院。⑧ 这些保护措施为移民在阿根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让移民们

感受到“被接纳”的社会氛围。 这些公平且优待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很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买人

心”的效果，同时这些便利的社会条件反过来还可以增长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在文化融合方面，阿根廷政府既在宪法中表达了对不同种族的平等态度，也强调阿根廷文化是

世界众多文化中的一部分，彼此不分高低优劣，只是种类不同，多元共存，各美其美。 外来移民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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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只是公民身份的变更，并不构成文化之间的冲突。① 在 １９１７ 年阿根廷政府就将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２
日设为“哥伦布日”（Ｄíａ ｄｅ ｌａ ｒａｚａ），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同时还有庆祝西属美洲多元文化

遗产的含义。 在阿根廷首都，自 １９４９ 年开始，每年的 ９ 月 ４ 日都是“移民日”（Ｄíａ ｄｅｌ Ｉ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ｅ），
为纪念 １８１２ 年首批移民们的到来，同时倡导所有在阿根廷领土上定居的不同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保

护原属的文化。 因此每年的这一天，阿根廷国会前的五月大道上都会有大型集会，每个国家的移民

们都会分享各自的美食、运动和生活文化。 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也使得阿根廷民族能够较好地吸

纳移民文化和丰富本民族的内涵。

余　 　 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民族主义既得到了加强，也有不少削弱，国家特性开始模糊，民族特

色略有消散。 可以说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危机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
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

使他们成为西方人。 伊朗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②拉

丁美洲各个国家均有其特性，在对待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阿根廷尤为突出。 现在阿根廷本国面临

着经济和债务危机，国内的社会问题不断，人们对阿根廷本国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出现了此前未

有的危机，对阿根廷民族的认同降到一个最低限值，许多民众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来远离经济危机

与政治动荡。③

前面提到过，阿根廷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主要是采取一种积极吸纳与融合的方式，在独立的初

期鼓励移民去内陆定居与垦殖，在近现代则是将移民群体转化为新的政治基础，来维护民族国家的

合法性。 阿根廷政府在教育、就业、医疗和文化领域采取了切实行动，为移民及其子女提供了相当

大的保障。 笔者认为，在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阿根廷政府较好地将民族主义、民族尊严和政治认

同合为一体，形成强有力的凝聚民族认同的情感符号和话语体系，这一做法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社会

整合的模板。

（作者简介：袁梦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１０００８４）

（责任编辑：梁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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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移民、归化与宪法———论美国移民法中的“归化”问题》，《法学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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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阿根廷人拥有意大利、西班牙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血统，都可以通过血缘关系认证获得欧洲国家的护照，因此许多阿

根廷的年轻人前往欧洲国家学习或工作，逃离每况愈下的阿根廷。


